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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境主義
該思拉著（Norman L. Geisler），孔祥烱譯
	「處境主義」這個詞的含意似乎是一個完全沒有規範的倫理，但實際上卻不是。根據這主義的一位最有力的提倡者《處境倫理》的作者弗萊查（Joseph Fletcher），處境主義位於律法主義與無規範主義的兩個極端之間。無規範主義者沒有法律，律法主義者在一切事上都有法律，而弗萊查的處境主義只有一個法律。

	處境主義的代表作者包括布倫納（Emil Brunner著《神聖的命令》）、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著《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和羅賓遜（John A. T. Robinson著《向神誠實》），但弗萊查比這些人更有影響力。

	（A）解釋處境主義

	由於弗萊查的處境主義強調只有一個牢不可破的規範，這裏就將它作為一個獨一規範的絕對主義。根據弗萊查，他的立場並不是無法律的相對主義（就是認為在任何事上都沒有法律），也不是律法絕對主義（就是認為在所有事上都有法律）；他爭辯說，只有一個適合所有事的規範，就是愛的法律。

	（一）避免無規範主義和律法主義的極端

	弗萊查畏懼倫理學中的激進左派和激進右派；然而，他的主張更容易被批評為與無規範主義沒有區別。在兩個極端之間，他試圖要確立一個絕對的規範，可應用於每個道德處境。

	當律法主義者進入決策過程中，他被一大堆預先釐定的規則和條例所拖累；律法的字句而不是律法的精神獲得勝利。麥喀比王朝後的法利賽人正是律法主義者的典型例子，他們以613條（或621條）律法為他們面對任何道德困難預先作了防護；他們有一本預設和規定的道德手冊。弗萊查認為，猶太教、古典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律法主義，他認為後兩者比猶太教更嚴重；弗萊查說，猶太人以擲石殺死同性戀者，教會則燒死同性戀者，雙方都將律法蓋過愛。律法主義者愛上責任，處境主義者則堅持愛的責任。

	弗萊查將無規範主義放在倫理系統排列的另一極端，他們是絕對放蕩者；沒有任何規範可言；每一個道德決定都是自發性的和無原則的，只是根據當時的處境而作。有些無規範主義者說自己有洞察力的良知心，以一種直接道德洞察力來分辨是非。弗萊查引用新約時代的放蕩者為例子，說明無規範主義如何不接受任何法律，包括初期靈智派（諾斯底主義）說自己擁有「特別的知識」；現代道德重新裝備運動說自己擁有「屬靈力量」；沙特（Jean-Paul Sartre）之存在主義。弗萊查說，這些觀點的共同特點就是拒絕一切道德規則，包括任何一般有效的規則；他們不接受任何規範，包括愛的規範。從弗萊查的觀點來看，無規範主義者將倫理的嬰兒（愛）和律法主義者的洗澡水同時扔掉。

	在律法主義（一切有法律）和無規範主義（任何事上都缺乏法律）兩個極端之間，弗萊查安置了他的處境絕對主義（所有事上只有一個法律）。處境絕對主義者面臨每一個倫理戰鬥時只有一個道德武器，就是愛：「只有愛是絕對的善。」任何其他決定都基於一個假設：如果出於愛就去做。「例如，我們『必須』說實話，如果處境需要的話；如果潛在的兇手問及受害者的下落，我們的責任可能是說謊。」至於其他道德規則，他們會有幫助，但不是不可違反的。只有一個道德命令，就是「以負責任的愛去行」，意思是「任何其他都沒有例外，所有法律、規則、原則、理想和規範都是因情況而異的，在任何處境中，只有剛巧為愛服務，它們才有效。」

	處境主義者只有一個愛的法律（無私的愛，希臘文agape）；有許多一般『智慧性規則』（希臘文sophia）大置上是可靠的；也有抉擇的特定時刻（希臘文kairos）。「在這時刻中，負責任的自我面臨處境時，它要決定『智慧性規則』能否為愛服務。」弗萊查說：「律法主義者以『智慧性規則』為偶像，無規範主義者拒絕它，處境主義者使用它。」律法主義將這些一般有效的規則凝固成絕對規範，無規範主義卻拒絕它們全部價值。

	只接受一個普遍的規範至少有兩個基本原因。[a] 「普遍的絕對」不能像「過度通則」一樣，用演繹法從其他「普遍的絕對」推論出來，也就是不能推論出「非推論性規範」（underived norm）。[b] 每一個處境與其他處境都截然不同，將一個適用於一種處境下的規則，應用於所有處境是有問題的，因為其他處境可能不一樣；只有一個愛的通則或規範具有廣泛性，足以適用於所有情況和處境。

	（二）前提的列出

	根據弗萊查，處境主義有四個應用原則：實用主義、相對主義、實證主義和個人主義。不過，他不想我們認為處境主義完全是相對性的和無規範性的；他希望在這種絕對的愛的規範架構內，其他一切都是實用的、相對的、實證的和個人的。

	[1] 實用主義。弗萊查認為一個實用的做法，就是「我們權宜的行為方式就是對的。」為愛的緣故而「可行的」或「滿意的」就是對的。他希望把愛實行而達到成功，並實現其「現金價值」。這實用的做法藐視以抽象和口頭的解決方法來處理倫理問題；相反地，它找尋具體和實際的答案。

	[2] 相對主義。只有一個絕對，其他一切都是相對的。 「因為策略是實用的，戰術就是相對的。」對愛的神聖命令在「為何」的問題是不變的，在「什麼」和「如何」的問題上是因情況而異的。弗萊查說：「處境主義者避免『永不』、『完美』、『常常』、『完全』等字眼，像避免瘟疫和避免『絕對』一樣。」但是，『絕對地相對』是不可能的。「要達到真實的相對性，就一定有某種形式的絕對或規範。」「基督徒的處境主義最終的標準是…無私的愛。」但基督徒要不斷提醒自己，一切都相對於這一個規範。

	[3] 實證主義。一個實證主義者的立場，和自然主義的觀點不同，認為價值乃起源於自願而非理性；一個人決定自己的價值觀，而不是從本性演繹出來。這也被稱為「情感主義」，因為道德價值觀被認為是表現一個人的感情，而不是人生的規定。一個實證或情感主義的道德觀將藝術和倫理放在同一個陣營：兩個都要求人做決定或作信心的跳躍。倫理聲明並不求驗證，它們尋找合理性；只有在一個基督徒的愛的規範內，其他道德的表達才能找到最終的合理性。

	[4] 個人主義（Personalism）。道德價值觀不僅由個人表達；個人也是最終的道德價值觀；沒有固有性的善，只有個人是固有性的價值。價值只不過「發生」在事物上；事物單單對個人有價值。「事物是要使用的，人卻是要被愛的。」相反來說，愛事物而使用人就是道德的誤用。根據弗萊查，康德說對待人要常常當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意思是單單人才有內在的價值。這就是愛的含義：一切事都為人們的好處，因為單單人是好的。

	總括說，處境主義是一個有實用主義策略的倫理，相對主義的戰術，實證主義的態度，和個人主義的價值中心。它是只有一個規範的倫理觀，其他一切都是相對的，都是為了達到一個實用的結果，就是為了人們的好處。

	（三）命題的解釋

	處境主義的理論可以用六個基本命題來解釋。

	每一個命題闡述怎樣基於處境主義，以一個愛的絕對規範去生活；讓我們根據弗萊查所用的排列順序去逐一研究。

	[1] 「只有一件事在本質上是好的，就是愛；沒有別的。」現實主義者認為，神願望一些東西，因為它是好的。弗萊查跟隨意識論者史高都斯（Duns Scotus）和岳金（Ockham），說一些事是好的，因為神願望它。幫助人的就是好的，傷害人的就是壞的。「發現」價值的可能是神或人，但只有當事人（神、自我、鄰舍）才能決定事物有沒有價值；沒有任何行為具有內在價值；它獲得其價值正因為與人有關。在幫助人或傷害人之外，所有道德行為都沒有意義；所有的價值、好處、正確性都是述詞，不是特性；它們可能用來描述一些人，但它們本身不是真實的事。神是仁慈和愛；所有其他人僅僅擁有或實行仁慈。

	愛是一種態度，不是一種屬性。愛是一些人給予的東西，也是人應該獲得的，因為只有人有內在價值。根據弗萊查，神的形像在人類中是愛，不是理性；愛和位格是人類和神相似的特徵，這就是為何人類的內在價值就是愛，它使人類與神相似。

	這命題的另一面是：只有良善（愛）是本質上的善，只有惡毒是本質上的惡。然而，弗萊查認為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冷漠，因為恨實際上是愛被歪曲了；恨至少以人為一個「你」，冷漠以其他人為無生命的物體。完全漠視別人和他們的需要，是埋沒他們的人性；這比攻擊他們更壞，因為最低限度，攻擊的前提是攻擊者認為其他人值得攻擊。

	弗萊查反對形容一些行為是較輕的罪惡，故此就可以被原諒。例如，一個間諜的謊言是絕無錯誤的；「如果它 [謊言] 是以愛來講，它就是好的和對的。」「它並非是可被原諒的罪惡，它是一個積極的好事。」「如果愛否決了真理，就否決了吧。」一個人以愛去做必須做的任何事都是好的，因為只有愛是內在的善；任何其他事都不是善。在特定情況下，任何愛的行動就正確的行動，包括在遭受酷刑中作犧牲性自殺，為了避免向敵人出賣自己的同志。

	[2] 「最重要的規範或基督徒的抉擇就是愛；沒有別的。」愛代替律法；精神代替字句。〔譯者註：參考林後3:6〕「我們服從律法（若真正服從）是為了愛的緣故。」一個人不因為律法的緣故服從愛，一個人服從律法只因為愛的緣故。傳統上，人們認為他們服從律法來保持愛，因為兩者是相同的。但愛和律法有時會發生衝突，如果真的話，基督徒的義務是將愛放在律法之上；一個人應該遵循愛的法律，不是遵循對法律的愛。

	根據弗萊查，耶穌以一個字總結了摩西律法和十誡：愛；在某些處境下人可以因愛的緣故違反任何一條誡命。「沒有『普遍法律』是所有人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時間都持守的，所有人並沒有共識。」因為「所有人同意的戒律都是籠統的言詞，如『做好事和避免惡事』或『每人要獲得所應得的』。」除了愛，沒有普遍法律；除了愛以外，其餘每一條法律都可以違反。正如奧古斯丁所說：「小心地愛，然後做你想做的。」弗萊查加上一句，他沒有說：「用慾望去愛，然後做你想做的。」

	基督徒的愛是付出的愛；基督徒的愛不是浪漫（色情）的愛，也不友誼的愛。基督徒的愛是一種犧牲的愛；而且它也是負責任的愛，比動機不清楚的律法主義更不容易受利用。律法主義可以用普遍法律的安全港逃避個人責任；一個人可能希望倚賴安全的絕對法律，逃避相對法律的責任。弗萊查認為，一個古典和平主義者實際是逃避決定哪些戰爭是正義的；這實際是一個容易做的倫理：讓別人決定什麼是對還是錯，然後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

	[3] 「愛與公義是相同的，因公義就是愛的分配；沒有別的。」愛與公義是相同的；愛不單需要考慮公義，也要變成公義。公義是給別人應有的，而愛就是別人應有的。弗萊查引用使徒保羅的命令：「除了愛以外，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羅13:8）［譯者註：和合本譯為「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就算愛和公義不同（實際他們沒有不同），愛至少可以將公義給與每個人。在愛人中，也就是行公義中，一個人必須要多方向的而非單方向的；命令就是要愛自己的鄰舍。

	愛不單是對自己的鄰舍現時的行動；愛必須有遠見；它必須利用功利主義的原則，盡量把最大的善（愛）帶給最多的人，因為如果愛不計算長遠後果，它就變得自私。總之，公義是愛用它的頭腦。基督教倫理是為愛的緣故歡迎法律和秩序，甚至預見到有時需要使用愛的武力去保護無辜者；它使「權利」實用化。有時一個人可能有道德（愛）的責任拒絕遵守不義的公民法；如果政府超越了愛的範圍，有時愛會要求一個反對政府的革命。

	[4] 「愛是願望鄰舍得好處，不論我們喜歡他與否。」弗萊查的第四個命題強調，愛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種感覺；這就是基督徒的愛獨特的特徵。在肉欲的愛中，慾望是愛的起因；在無私的愛中，愛是慾望的起因；無私的愛不是回報性的。比較三種愛就顯露了弗萊查的想法。肉欲愛是利己的；它說：「我首要和最後要關心的是我自己。」友愛是相互的；它說：「當我受的時候，我就會施。」無私的愛則是利他的；它說：「我會付出，而不要求回報。」這樣的愛就是情境倫理的最高規範；無私的愛就是：一個人應該愛人如己。

	弗萊查形容愛人如己的命令有四個意思：[a] 有人說這是愛你的鄰舍像愛你自己一樣多。[b] 這可能指愛自己外加上愛別人。[c] 思想家如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認為可能指愛你的鄰舍應該和愛自己的方法一樣，就是正確地和誠實地去愛。[d] 有人說愛你的鄰舍的命令是愛他代替愛自己（因為你一直在愛自己，現在必須停止）。究竟自愛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克萊浮的伯納德（Bernard of Clairvaux）［譯者註：中世紀著名修士〕建議一個自愛的階梯，最低層是因自我的緣故而自愛，上面的各層是：因自我的緣故而愛神，進至因神的緣故而愛神，進至因神的緣故而自愛。弗萊查概述了他對愛鄰舍如愛自己的理解；他說，我們的進步從因自我的緣故而自愛，進至因自我的緣故而愛鄰舍，進至因鄰舍的緣故而愛鄰舍，進至因鄰舍的緣故而自愛。最後一種是最高和最好的；這是一種正確的自愛，就是為愛他人而自愛。

	當自愛和對鄰舍的愛發生衝突，「愛的邏輯是，如果對自我的好處會引致更多鄰舍的好處時，自我關注有義務取消鄰舍的好處。」例如，船長和飛機師要保持自己活著，若有需要的話，甚至要犧牲一些乘客，目的是為著其餘乘客的安全。實際上，自愛和對鄰舍的愛並沒有真正的衝突；一個人需要愛自己，直至達到對鄰舍的愛有最高的程度為止。

	所有愛都是自愛，但它是自己去愛人，為要愛可能內最多人。愛只是一種，但有三個對象：神、鄰舍、自己。自愛可能是對或錯；「如果我們為自己的緣故愛自己，這是錯的；如果我們為神和鄰舍的緣故愛自己，就是對的。因為愛神和愛鄰舍就是一種正確的自愛…；愛自己正確的方式就是愛神和愛鄰舍。」在任何情況下，愛鄰舍並非表示我們喜歡他們。

	愛甚至不涉及使鄰舍喜悅；愛要求我們希望鄰舍獲得好處，不論鄰舍有否使我們喜悅，也不論我們的愛有否使鄰舍喜悅。就算使鄰舍不喜悅，計算他們的好處也不算是忍心。例如，一個隨軍護士可能用愛心粗暴地對待傷者，目的是使他們盡快恢復健康而再回到戰場。

	[5] 「只有目的使手段合理；沒有別的。」如果這命題是不對的話，就沒有行動會合理；除了愛的行動，沒有內在良好的行動。因此，唯一可以使行動合理的，就是為愛的目的或用途而做的；這並不是說任何目的都可以使任何手段合理，單是愛的目的可以使任何手段合理。例如，偷竊兇手的槍，或對精神分裂症病人說謊，使他可以平靜地接受治療。弗萊查問，將刀插入一個人的身體怎可能合理呢？當然不是仇恨他是敵人。但割切他的身體為要從疾病或癌症中挽救他的生命，不就合理嗎？這種情況不就是目的使手段合理嗎？

	弗萊查問：除了以目的來証明手段合理之外，怎能有任何其他証明呢？手段本身不能使手段合理；只有目的才可以使手段合理。事實上，「除了可預見的後果有道德意義外，沒有任何事有道德意義。」行動的意義從其宗旨或目的而來；執行道德行動的唯一合理宗旨是無私的愛；任何手段為了自己的好處都是錯誤的。所有目的實際上是達到更高的目的的手段，直到一個人達到最終的目的，就是愛。

	對基於「楔子」原則的挑戰（就是，道德衝突有例外是危險的，就如說真話和拯救生命），弗萊查辯說：「有濫用並不就要禁止使用。」雖然有些人會濫用處境主義負責任的愛的觀點，而作出不負責任的行動，但這並沒有否定愛的規範的價值。至於所謂一般化的論點，就是「若每個人都這樣做又如何？」這不過是蒙昧主義，是靜態道德的拖延戰術。

	[6] 「基於愛的決定是根據處境作出，而不是根據規定。」處境主義最後的解釋性假設，明顯地將以愛為規範的基本道德原則，及在特定情況下對這原則的應用分別出來。愛的原則是普遍的和形式的規範；它不預先指示哪些行動是愛的行動。愛在事前無特定的定義；一個人無法預先知道「存在的特殊性」，就是愛在特定情況下如何實現。愛的運作不在預先量度和製造的道德準則；愛的運作隨著情況和面對的問題；在看見事實之前，愛不作決定，而事實來自處境。

	處境主義者在事實出現前只有一般性的（不是特定性的）知識，知道人應該做的事（以愛），為何要做（為神的緣故），向誰做（向鄰舍）。處境主義者肯定知道，愛是無私的，不是自私的；而且知道愛應該向盡量多的鄰舍實行。處境主義者在事前藉智慧知道，愛在一般的情形下會如何運作。但卻不能肯定地說，在特定情況的下愛的行動是什麼，直到知道所有細節為止。例如，若有人問弗萊查：「通姦是錯的嗎？」他會回答：「我不知道。也許是錯。把事實告訴我。」（其實，弗萊查自己提供了一個情況，就是如果以愛行動，通姦也可以是正確的，見下文。）

	簡言之，處境主義者認為，做什麼事和為何做在一般上是絕對的，但如何做卻是相對的。絕對的指示是有的，但它只在相對的情況中行使。愛是最終的，但如何愛卻依賴現實環境。當我們仔細觀察一些艱難的道德處境，就能夠更了解弗萊查的獨一規範絕對主義在不同情況下如何應用。

	（四）愛的規範的應用

	弗萊查在他的書內藉著一些挑釁性的例子，去更充分地解釋為什麼他認為只有一個絕對的規範，以及如何應用這規範於不同的情況中。這些邊緣性的道德實例值得進一步研究。

	[1] 利他的通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結束時，一個有兩個兒女的德國母親被俄國人俘虜。按照烏克蘭戰俘營的規則，她若懷孕就會成為戰俘營的負荷，便可以獲釋回德國。於是這婦人要求一個友好的營地衛兵使她受孕；結果她被遣送回德國，受家人的歡迎，生下的孩子成為重聚家庭的一部分。她的通姦是否合理？弗萊查沒有清楚判斷是否合理，但他同時暗示地稱這行動為「犧牲的通姦」。弗萊查在書內另一處以讚許的語氣，說及成年人自願性的交換配偶，說及一個婦人引誘一個病態性對小女孩有興趣的男人，也說及一對年輕戀人發生性交為要迫使父母同意他們的婚姻。這裏直接的含意是，這些事情都藉愛而行動，因此，在道德上是正確的。

	[2] 愛國的賣淫。一個年輕女子在美國情報局工作，情報局要求她利用性行為引誘敵方間諜，藉此勒索他；計劃是由她偽裝為一名秘書，和一個替敵方工作的已婚男人通姦。當她抗議說，她不能犧牲自己的誠信去賣淫，情報局告訴她：「你的行動就像你的兄弟冒著生命或受傷在韓國戰鬥一樣，我們相信這項工作不能用其他方式完成。」她是愛國的，希望服務她的國家。在這情形下，愛的行動是什麼呢？弗萊查在這裡亦沒有提出答案，但鑑於他在其他地方贊同間諜說謊和贊同人出於愛為國家死亡，似乎他沒有理由不贊同一個人為祖國行淫。

	[3] 犧牲性自殺。自殺是否一定是道德錯誤？根據處境倫理，自殺不一定是錯誤而可以是愛的行動。例如，一個病人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服用昂貴的藥，可再活三年，但他的家庭就用盡儲蓄，他的保險亦停保；二是拒絕藥物，在六個月後死亡，但卻為他的家庭遺留充裕的儲蓄。愛的行動是什麼呢？在這情形下，不難看到處境主義者贊同這種間接犧牲性自殺。實際上，弗萊查以讚許的語氣，說及瑪麗亞修女代替一個年輕猶太女人在納粹毒氣室死亡，也說及一名被俘的士兵以自殺來避免出賣自己的同志。自殺可以為愛而做，處境倫理就以這樣是道德上正確。

	[4] 可接受的墮胎。雖然弗萊查贊成以節育來控制人口，多於利用墮胎；但在有些情況下，他明確地贊成墮胎。他舉的例子是一個未婚而有精神分裂症的女子，被強姦後懷孕。她的父親要求墮胎，但被醫院的工作人員拒絕，理由是它不是治療性墮胎，所以不合法。弗萊查嚴厲批評這拒絕為律法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處境倫理者幾乎可以肯定會贊成墮胎，支持女孩的父親的要求。」

	在另一個例子中，弗萊查默默贊同一個在羅馬尼亞的猶太醫生，為三千個猶太母親在集中營中墮胎，因為如果懷孕，母親就要被燒死。意思就是這醫生救了三千人的生命。就算從胚胎是人類的角度看（但弗萊查拒絕這看法），這醫生「殺了」三千人，卻救了三千人，就是防止了謀殺六千人。根據處境主義者，這當然是愛的行動。

	[5] 仁慈的謀殺。若有在燃燒的飛機中已絕望的人要求我們用槍殺死他們，我們會不理會嗎？刺殺希特拉是正確的嗎？弗萊查提供這兩個例子說明，這些謀殺都可以是仁慈的和合理的。他似乎贊同一個母親扼殺她哭叫的嬰兒，為要防止敵對的印第安人發現與她一同躲藏的一群人；這裏直接的含意是，這種行動為著整體的好處是以犧牲的愛而做的。弗萊查顯然贊同將一些人從過重的救生艇中丟進海中，為要拯救其他人不被溺。在1841年，利物浦的遊船威廉布朗號的大副負責一艘過重的救生艇，他下令將大部分男性丟進海中，為要拯救其他人；後來，那個將人丟進海的海員被判謀殺，不過法官建議對他施憐憫。「處境倫理形容它為勇敢的犯罪，是一件好事。」弗萊查認為大副的行動是為了更多的生命的愛。

	弗萊查還列舉了許多其他邊緣性的例子，包括拒絕讓一個極畸形的兒童呼吸，和贊同一個人在燃燒的大樓中揹出一個治療癌症的發明者，而不救出自己的父親；他還建議使一個嫁給梅毒患者的人絕育，也為一個單身婦女提供人工受精。我不會在這裡討論更多例子；但是，從這些處境看得到而且要強調的：在每一種情況中，當處境主義者感覺有道德規範的衝突時，最好的解決方法是選擇獨一和更高的規範。

	一些人通常認為在衝突中的規範是不可違反的，也是普遍的。但兩個或以上在衝突中的規範又怎可以是普遍的和不可違反的呢？一個人不能同時跟從兩條相反的路；他必須選擇。當人們只能服從一個規範時，他們當然不能被追究責任，說他們違反兩個有衝突的規範，是嗎？在這情形下，處境主義者的解決方法就成為卓越的；因為只有一個普遍的和不可違反的規範：愛；所有其他規範是一般性的可以因愛而違反。這簡單而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便有很強的吸引力，但同時亦有一些嚴重的困難。現在，讓我們把注意力移至對這獨一規範的絕對主義的評價。

	（B）對處境主義的評價

	這一段的目標不是要全面評估整個處境倫理，只集中它對道德律的觀點；這評價將分為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首先，只持守一個絕對規範（愛）有它的優點。

	（一）處境主義的一些優點

	從較傳統觀點和絕對主義觀點出發的批評者，往往對弗萊查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情感主義與激進的例子有過度的反應。但是，我們或許會忘記這些特徵出於一個明確的聲稱：他的獨一規範倫理是一種絕對主義。在這一方面，處境主義有很多優點。

	[1] 這是一個規範性的觀點。首先要讚揚的是弗萊查奠定了規範倫理的取向；他的第二個命題說：「最重要的規範或基督徒的抉擇就是愛；沒有別的。」鑑於他花了整整一章去闡述這命題，也重複地在書中提及這一個絕對，拒絕弗萊查而說他完全沒有規範（是無規範主義）似乎不公正。事實上，弗萊查用他第一章的大部份去解釋說，他的觀點不是無規範主義，而是獨一規範絕對主義。（但弗萊查後來在「什麼是規則？」否認他的理論有任何普遍的規範。）

	弗萊查區別形式的原則（如「盡可能以愛來行動」）、實質的原則（如「要尋求或行的善就是功利」）和規範性原則（如「對鄰舍的關愛就是對他們說實話」）。弗萊查說，只有形式的原則是普遍的；弗萊查可能想說有實質的事物都沒有普遍性，而唯有愛的原則（他稱之為「基督教倫理觀最重要的規範」）有形式上的普遍性。

	讚揚規範倫理取向的理由已在前面講及，無需再重複。簡單地說，有意義的倫理必須有規範；沒有規範，倫理抉擇就沒有客觀的依據或指引。

	[2] 這是一種絕對主義。弗萊查的觀點不僅是規範性的，更是絕對的。有一個不可違反的法律，就是愛的法律；即使弗萊查刻意迴避用「永不」和「常常」等字眼形容其他規範，他卻不猶豫地強調，愛的規範沒有例外。他說，只有愛可以使一個人的行動合理，任何其他都不能。此外，完全相對性是不存在的；相對性的規範必須要相對於一個非相對的規範。弗萊查說，基督徒的三個共有性是「什麼」、「為什麼」和「誰人」；也就是說，基督徒知道要為神的緣故愛鄰舍。這三個共有（universals）是絕對的，只有情況是相對的。他清楚地認為，一個人對鄰舍應該常常愛而永不恨或冷漠；「基督徒處境倫理只有一個規範...這是有約束力和無例外的，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總是好的和正確的」：就是無私的愛。

	[3] 它解決了規範衝突的問題。不管人們如何看處境倫理者解決有規範衝突的邊緣例子，它至少提出了一個合乎邏輯的可能性。所有其他倫理規範都在一個絕對規範之下，因著這愛的規範，違反任何規範都是倫理正確的。這解決方法是合邏輯又簡單。它是簡單的，因為它不涉及很多規範的例外，也沒有提出道德價值的金字塔。它假定一個規範，而這規範優先於所有其他規範。它是合邏輯的，因為它沒有內部矛盾。它從來沒有遺留有衝突和有張力的倫理困境，它們總可以被獨一愛的法律去解決（至少在理論上）。換言之，處境倫理永遠不會面對困境，不會有兩個絕對或普遍的規範的衝突，因為它沒有兩個絕對規範；只有一個絕對的規範，不多也不少。

	[4] 它以應有的價值給與不同的情況。處境主義另一個不能低估的優點，就是它強調倫理抉擇的情況或背景影響行動的正誤。無論瞞騙是否為道德錯誤，它一定在不同的背景中有不同；對朋友玩笑性的瞞騙可能是道德中性的，對法官和陪審團的瞞騙卻不同。情況當然影響行動的正誤。同樣，意外地殺人、自衛的殺人、憐憫的容讓人死亡、惡意和故意謀殺等等都有不一樣的處境；處境當然影響如何應用一個人的規範。若不注重道德處境的重要性，則一個人的倫理觀會成為律法主義，甚至是非人道的。

	正如在下面看到，應用任何多個規範的絕對主義的確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除非背景成為規範的定義的一部份。誠實和避免或防止殺人的義務（或容讓人死亡）很多時出現衝突，除非一個人有特權說，說謊和殺人在某些情況下是錯誤的；這問題在下面詳細討論。在這裏，要注意的是，考慮倫理抉擇要同時考慮情況或背景，這是擬訂一個良好的倫理立場所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

	[5] 它強調愛與人的價值。從基督教的角度看（甚至許多非基督教的觀點也一樣），強調無私的愛為最高的規範是值得讚揚的。羅素（Bertrand Russell）雖然著作了《為什麼我不是基督徒》，但他也在其他著作說：「世界需要的是基督徒的愛和憐憫。」維護自私的愛（自愛或自我中心的愛）的言論是不多的。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愛是神絕對的道德特徵。新約聖經說：「神是愛」和「愛是從神來的」（約壹4:7-8）。一切都要消失，但愛會永遠存在。耶穌用一個字「愛」總結了整個舊約；事實上，根據耶穌，愛是成為他的門徒的標記；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13:35）

	鑑於這一點，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要批評弗萊查標榜基督徒無私的愛是相當困難的。強調愛其他人的含意包括將人視為神的形像，而不僅僅是事物。鄰舍是一個「你」而不是一個「它」；是一個被愛的人，而不是一個被利用的事物；是目的，而不是達致自我目的的手段。弗萊查著重人（像神一樣）是一個位格，擁有神所賜的價值，這基督教的觀點是值得讚許的。

	（二）獨一規範的處境主義的一些弱點

	無論從一般道德的觀點，或特別從基督教的觀點看，弗萊查的處境主義並非全部都值得稱讚。我們不會花時間詳細闡述他對新約福音書的批判性和前後矛盾的看法，也不批評他認為愛神必須透過愛鄰舍的觀點；我們將集中注意獨一規範倫理的弱點。

	[1] 一個規範是過於籠統。獨一規範的倫理，特別是一個廣泛的和籠統的規範，像弗萊查的愛的規範，在大多數（雖然不是全部）情況下只比沒有規範較為良好。就其性質而言，獨一的普遍規範必須是廣泛的和有適應性的，否則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但它的多功能性也是一個弱點，因為規範的意義必須是含糊的，不能只適用於具體的關係。如果絕對的愛的規範缺乏具體的內容，只適用於相對的情況，那麼愛的特定意義就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事實上，弗萊查承認，愛的內容隨著不同的情況而改變；因此，「在所有情況下都愛」這命令和「在所有情況下都作X」沒有太大分別。除非「愛」這詞語在事前已有認知內容，否則一個人不會知道應如何行動。弗萊查清楚承認，愛的原則是無事實內容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說，這是一個『形式性』的原則，它控制我們，但沒有內容。」

	在實際情況中，弗萊查似乎暗示，在事前可以對愛的意義有一些了解；但問題是「有多少了解呢？」普遍規範是否有足夠的內容使它比陳詞濫調有意義呢？「做有愛的事」只比「做好事」略為具體；在這兩種情況下，問題是「什麼行動是好的或有愛的？」可見弗萊查的獨一道德律過於籠統，沒有太大用處。

	弗萊查的愛的獨一規範倫理，不比「順乎自然」或「以理智生活」的觀點更有用；「『愛』的意思是什麼？」變成了「『自然』的意思是什麼？」結果卻是一樣，沒有帶來具體的道德指示；訴諸處境來提供愛的內容或意義是不足夠的。弗萊查承認處境是相對的，有時是極不相同的；如果愛的意義取決於具體情況，那麼愛的重要性實際上相對於處境，而不是絕對的。這導致了下面第二種弱點。

	[2] 處境並不能決定愛的意義。愛的規範的意義不完全取決於具體處境，只僅僅被它們制約。情況沒有帶來（決定）規範；它們只影響規範。應用規範時的具體背景沒有規定規範如何被應用，它們只影響如何被應用。如果處境完全決定規範的意義，則這倫理規範就不是規範性的了；處境就決定了規範，而不是規範在處境中作決定。其實，處境不能決定什麼是正確的，是由神決定；處境只是幫助我們發現神的哪一條法律在那裏適用。

	弗萊查沒有說處境完全決定了規範的意義；他只說，在處境出現之前，愛的意義（其「存在特殊性」）是不可確知的，只能大約知道。但是，在事前可以「大約」知道的，可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是錯誤地歸因於愛。沒有一般的智慧或規範是普遍的和不可違反的；只有一般的（也是含糊的）卻是永不能違反的愛的定律，沒有其他定律。但這正是問題；有意義的規範是可被違反的，而不可違反的規範卻在具體或實際上無意義。也許弗萊查不應太容易拒絕有許多普遍的和不可違反的規範的可能性。

	[3] 許多普遍規範的可能性。處境主義似乎有幾個原因拒絕有許多的普遍規範的可能性，雖然這些原因都不太明確。[a] 弗萊查認為，許多規範的理論是律法主義。但這是錯的。許多規範的倫理可能是律法主義，但沒有理由說它一定是律法主義。一個觀點是否為律法主義完全取決於規範是什麼，它們如何相互關聯，以及它們如何被應用在生活中；只有一個絕對規範亦可以是律法主義，例如「守安息日」。

	[b] 處境主義的隱意是，除非只有一個絕對規範，而其他所有規範只是相對的，否則不能解決規範的衝突。但這是錯的。至少有三種方式維特許多普遍規範的相互關係：闡明他們實際上不衝突；闡明當衝突時，違反其中一個是錯的；闡明其中一個規範比較低的規範重要和有優先。

	[c] 弗萊查認為沒有辦法從一個普遍規範，推論出多個普遍規範。他認為「過度通則」這概念是矛盾的；它們是「推論出來之不可被推論」（derived underiveds）。但沒有理由說演繹出來的觀念不能像它的前提而擁有普遍性。讓我們暫不理會是否真的有許多普遍規範，最少弗萊查並沒有排除這個可能性；他沒有反駁規範可以從演繹得出，正如在幾何學中，假設可以從公理推論出來；他沒有反駁規範可以從啟示而來，就如許多基督徒在聖經中找到；弗萊查也沒有絕對排除許多普遍規範可以直覺地被知道的可能性，而它們自己有獨立的地位，不需被推論。

	簡言之，有許多普遍規範的可能性不應被放棄，除非在邏輯證明上它是不可能的，或者在愛以外找不到普遍的規範。在以後的幾章中，將介紹和評價很多可能有普遍性質的規範，現在我們將保留判斷，下面再研究是否真的有許多的普遍規範。在這裏，我們要知道，弗萊查並不能証明「只有一個普遍的規範」，因為他沒有証明有許多普遍規範的不可能性。

	[4] 另一個普遍規範是可能的。比對弗萊查的獨一規範，一個可能性是有許多普遍的規範，另一個可能性是獨一規範不一定是弗萊查所用的愛。為何不能以恨代替愛作為獨一規範呢？為何不能以佛教的慈悲代替基督徒的愛呢？為何不能用儒家的「反面通用規則」，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需要積極性的呢？為何不能用新紀元宗教「與自然和諧」的原則呢？當然弗萊查沒有証明所有倫理原則都是完全一樣的（最少，愛與恨不會一樣）；再者，在什麼基礎能以獨一規範來建立整個倫理呢？如果它不是完全任意的話，就必須有辦法解釋這理論的倫理前提是合理的。

	簡言之，獨一規範的倫理出現一個問題：哪一個規範？表面上看，很多倫理規範都要求人服從；哪一個應該有特殊的地位，成為絕對的和不可違反的呢？能不能盡力爭取以誠實為獨一的絕對呢？能不能建立另一種擁有內在一致性的理論，就像弗萊查的愛的規範呢？如果另一個絕對規範亦能有內在一致性，那麼有什麼依據可以將一個規範放於另一個之上呢？是否逐個評估其後果作為依據呢？如果一個絕對規範被揀選，是否因為它為最多人在長期帶來最好的後果呢？若然是就有幾個問題。

	[a] 我們不知道遠境，而有些在短期內好的事，在長期後就不是真的最好（例如，不誠實和獨裁）。許多明顯是道德錯誤的事，為太多人在太長時間內帶來太多好處（例如，欺騙，說謊，偷竊）。

	[b] 要以後果選擇規範（如果這是可能的話），就等於離開以規範為基礎的倫理，而選擇功利主義，就引來該理論的所有問題。然而，功利主義實際上倚賴規範才能運作，所以是循環性推論。這就等於說規範需要視其目的才能合理，而目的卻倚賴規範來建立。但是，這確實表明，在這兩種情形下，規範總是道德的基礎。問題仍然是：哪一個規範？有多少規範？下面我們看看多個規範的觀點如何回答這些問題。

	[5] 有多個規範的倫理觀是可維護的。很多當代作家指出，多個倫理規範是可行的；包括魯益師（C. S. Lewis著《如此基督教》）以大眾化的方法分析，法蘭堅納（William K. Frankena著《倫理學》）和蘭西（Paul Ramsey著《基督教倫理學中之行為及規則》）以哲學的方法分析。的確，似乎真的有很多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道德律。強姦、殘酷、仇恨和種族滅絕是所有人都反對的；即使並非每一個人以善待人，但每一個人都相信別人應該按照這些規範去對待他們。由於這個現實，弗萊查勉強但坦白承認，他的觀點是功利主義的，下面再強調這一點。

	[6] 弗萊查實際是一個功利主義者。弗萊查承認，他的觀點是功利主義的。那麼，這不是真正的一個規範的絕對主義，而是廣泛主義。若是如此，它應承受對功利主義的批評。正如他說，結果使手段合理。他相信長遠目標應該是為最多人有最大的愛（善）。但問題是，我們不僅不知道長遠的事，再者，為很多人的善可能奪取了少數人的權利。此外，僅僅是良好的目的並不等於行為是好的，有些邪惡的行為，如強姦、殘酷、虐待兒童和謀殺。任何好的目的也不能使罪惡的行為變成好的。

	（C）總結和結論

	處境主義聲稱自己是獨一規範的絕對主義；它認為一切都應該受一個絕對的道德律所判斷：就是愛。然而，事實證明，這一個道德原則只是形式的和無內容的；它缺乏內容，因為沒有任何在處境內或在處境以外可以事先知道的；不同的處境決定原則的意義。所以，在最終的分析中，一個道德律變成沒有道德律；處境主義被貶降為無規範主義，因為在實踐上，一個無內容的絕對道德律沒有比無絕對道德律更好。而拒絕所有價值是弄巧成拙；「沒有任何價值觀」就成為它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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